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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老舍在济南教书写
作、娶妻生女，度过了四年多的惬意时光。1937年底
老舍投身抗战，奔赴武汉，回想被日寇炮火打碎的
和平幸福的日子，他在《吊济南》一文中写道：“在那
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
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那里总有
人惦念着我。”“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
乡。”

在老舍的济南朋友里，有一位被他称为“至友”
的陶子谦。陶子谦介绍他师从山东名家马永魁习
武，不仅祛病强身，后来还以马永魁为人物原型之
一，创作了短篇小说《断魂枪》和抗日话剧《国家至
上》、英文话剧《五虎断魂枪》。

对于陶子谦，老舍先生的后人和当今的老舍研
究者几乎一无所知，本文应是从尘封往事中捕捉到
他的一抹身影。

1946年，老舍与罗常培在美国耶鲁大学。

□周长风

1933年，老舍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这
年夏天患背痛，动转甚艰。他觉得是竟日伏
案写作引起的，便问陶子谦怎样才好。陶子
谦说道：“健身之术莫若勤于运动，而个人
运动莫善于拳术。”并推荐山东武术名家马
永魁(字子元)教授。老舍从师后，食欲渐增，
精神亦旺。第二年端午节前，老舍赠马永魁
一把折扇，一面请著名画家关友声绘水墨
山水，另一面自书随马永魁习武之经过。文
中称陶子谦为“至友”。

1992年，我与李耀曦先生编撰《老舍与
济南》一书，在马永魁外孙陈庆云处访得此
扇面，我即写信给老舍先生哲嗣、时任中国
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舒乙先生，请他就“陶
子谦”询问其母胡絜青老人。舒乙先生回信
说：“母亲知道马师傅，但回忆不起更多的
事。”“关于陶先生也所知甚少”。

1993年，熟知济南掌故的文友张稚庐先
生相告，20世纪60年代初，他与居住在济南
小布政司街的韩伯岩老人时常来往，韩是
民国时期济南著名律师，交谈中多次提到

“陶子谦”，说陶擅拳术，还著有一本拳术方
面的书，书前有曾任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
褚民谊的题词，陶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去
世。张稚庐先生还说，这个“陶子谦”当时似
在司法界任职，拳术书大概是1937年“七七
事变”前由济南东方图书社印行的。不过，张
稚庐先生手头并没有相关资料，至今我也没
有查到任何文献可供佐证确有张稚庐先生
所言的“陶子谦”，更不用说他是否与老舍
有关系了，因此还需要继续考证和探寻。

30年来我一直留心“陶子谦”的线索，
最近看到一则文献，其中提到的“陶子谦”
其人应是真实的存在，可能就是老舍的那
位“至友”。

1982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工作、1989年
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任职的莫雨玑女士，
1987年在广西合浦县政协编印的《合浦文
史资料》第5辑发表《回忆陈铭枢先生对青
年的关心和爱护》一文，后收入合浦县政
协1990年编印的《陈铭枢纪念文集(1889-
1989)》，文中写道：

“1929年至1930年间，陈铭枢先生任
广东省政府主席。我在省府主席室工作，
年仅十八岁，半工半读，日间在省府工作，
夜间入广州大学读书。

“我在省府工作期间，中山大学语言
研究所主任罗常培先生对我学习非常关
切。除指导我各种学习方法之外，在他决
定离开中山大学转往北京大学任教时，特
介绍语言研究所练习生姚逸之与我交朋
友。姚英文较好，能做翻译工作。他主动给
我补习英语，每周上课三次。这样日子久
了，我们交情很融洽。有一天，姚逸之坦白
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在湖南闹革命时，
曾杀过地主阶级人物，现闻当局要追捕他，
因而与我商量避难之计。姚知我和王叔平
有感情，王先生和罗常培先生也是好友，他
想王叔平帮他一把力，但姚却不认识王先
生。后来我把当时姚逸之的详细情况告诉
王叔平，请求他解救。王先生听了对我说，
这事考虑一下，再作打算，目下不必惊慌。
不意事隔几日后，公安局便于晚间深夜派
出警探十余人包围东山龟岗三马路姚逸之
的住处，将他捕去。我得知此事后，即告知
王叔平先生设法营救。过后王先生仔细调
查，得知此案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密电广东
省当局拘捕归案的，事情非同一般，颇为棘
手，使我十分震惊。我束手无策，只有将我
与姚逸之的交情和罗常培先生介绍我与姚
的关系，反复说明，请求王叔平先生转求陈
铭枢主席设法营救。事情经过约三个星期，
姚逸之终于获救。王叔平和我同车到公安
局将姚逸之保释出狱。我随即打发姚逸之
离开广州，转往北方避难。后来他化名陶子
谦，到山东一间中学教书，并有时和我通
信。大约一年多以后他和我才断绝音讯。此
事罗常培先生曾来信称道。”

莫雨玑所说的“陶子谦”很有可能就是
老舍所说的“陶子谦”，将莫雨玑、“陶子谦”、
老舍联系起来的人即罗常培。

罗常培(1899-1958)，北京人，我国著名语
言学家，与老舍同龄，同为满族，二人是小
学同班、中学同校的同学，一生的挚友。罗
常培1928年任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主任，
1929年6月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由广州迁至北京，任专职研究员，1934年
由中央研究院借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35
年受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7
年专任北京大学教职。

老舍于1930年7月来到济南齐鲁大学。
这年寒假，老舍回北京，罗常培给他和胡絜
青做媒。1931年7月28日，两人在北京结婚，半
月后一起回到济南，在南新街租房居住，后
来马永魁即应请亲临传授武艺。

“陶子谦”与老舍同是1930年来济，看情
形当时“陶子谦”与老舍一样，也是伶仃一
人，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二人都是罗常培
的好友，想必是罗常培介绍相互认识的，后

往来颇多，脾气投合，结成“至友”。
关于姚逸之，目前能查到的资料极

少，申畅、陈方平等编纂，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的《中国目录学家辞典》有其
词条，写道：“姚逸之(约1898-？)别字一柯，
湖南籍人。武汉明德大学预科毕业。1928
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曾任该校档案编
目员。编撰有《湖南唱本提要》一书，书中
所收各种唱本，均著录书名、文体、类别、印
行地、情节各项，可资专业研究者参考。”老
舍生于1899年2月3日，两人应年龄相仿。

1928年中山大学动员广东省民政厅
向其移交了大量清末民初的广东省官署
档案，并成立了档案整理室，安排专职档
案员十多人，姚逸之是其中的骨干成员。
1929年3月6日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
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1期，有他撰写的

《档案整理室十七年十二月份工作报告》。
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

《湖南唱本提要》署“姚逸之编述”，于
1929年3月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列为“民俗丛书之一”印行，著名学者、刚
刚离任的该所主任顾颉刚，中山大学民俗
学会主席容肇祖分别作序。姚逸之为该学
会会员。

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
1929年2月2日起分5期连载署“姚逸之译”
的《人文地理学》。莫雨玑说：“姚英文较
好，能做翻译工作。他主动给我补习英
语。”这两个“姚逸之”似为同一人。

关于“陶子谦”与老舍、罗常培，除上
面所言，目前尚未查到其他资料。“陶子
谦”与济南的资料，有一条可予记录以备
考。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史志办公
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

《三门峡党史人物(第2卷)》，收有上官丛蓉
撰写的人物传记《贺耀天》，其中写道：河
南省渑池县共产党员贺耀天(又名贺景星)
因被国民党通缉，于1932年来到济南，10月
担任《念尔旬刊》编辑，“认识了陶子谦(共
产党员)”，第二年贺耀天“因红色嫌疑”被
驱逐离济。

“王叔平”莫雨玑在文中称之以“师”，
生平资料尚无所知。

因年代久远，莫雨玑的回忆难免有
误。比如罗常培并未担任过中山大学语言
历史学研究所主任一职，只是于1928年任
该所事务委员会委员和出版物审查委员
会委员。尽管如此，莫雨玑所说的“陶子
谦”，因有罗常培的“参与”，与老舍所说的

“陶子谦”，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相信会
有新的资料等待我们去发现。

人世间多少匆匆的过客，与我们有过
交集，或曾为我们关注，但是我们可能永
远都不会获知他的清晰面容，然而那一闪
而逝的身影，有时更令人难以忘怀，常常
引发无尽的遐想。

老舍赠马永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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